
著名表演艺术家杨在葆， 多次荣获 “金鸡”、
“百花” 奖的双料影帝， 艺术创作的履历表

上可谓硕果累累。 他在经典影片 《红日》、 《年轻的
一代》、 《从奴隶到将军》， 《原野》、 《血， 总是热
的》 和 《代理市长》 里塑造了一系列银幕硬汉的人物
形象。 他是银幕上无可争议的铮铮男儿。 他的表演、
他的形象， 甚至他的声音都被人们在心目中刻画成了
硬汉的模板， 被誉为 “中国第一银幕硬汉”。

坚强个性来自母亲锻造
上大学的学费来自大家资助

我们都说一个男人在成长过程中， 父亲是他的第
一个偶像， 可是， 杨在葆这个观众心目中的硬汉， 却
并没有受到过来自父亲的熏染， 甚至是呵护。 自幼在
单亲家庭里长大的杨在葆最初受到的关于 “坚强 ”
“勇敢” 的教育是来自于他的母亲。

1935年6月25日， 杨在葆出生在安徽宿县。 他一岁
多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脑溢血不幸去世了。 母亲带着
他和两个姐姐艰难度日。 即便如此， 杨在葆的童年却
并没有太多的悲伤。

杨在葆的母亲是一位极有见识又很会教育子女的
人。 在杨在葆的记忆里， 母亲十分坚强， 无论遇到什
么困苦她都不爱流泪， 哪怕是一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跟
孩子们诉苦， 这对他的影响很深。 在很冷的冬日里，
母亲会一边纳鞋底一边给他讲故事……孟母三迁、 断
机教子等故事， 就这么一点一滴灌输进了年幼孩子的
心灵里。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冻死迎风站， 饿死不
低头 ”， 讲求忠 、 孝 、 节 、 义 ， 做人要有骨气等等 ，
这些教诲， 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不欺的品德和坚韧
顽强的精神。 杨在葆记得， 母亲在自家的墙上贴的孟
母、 岳母、 七十二孝道等招贴画让他印象很深， 这些
伴随杨在葆一生， 也成就了杨在葆的硬汉性格。

他回忆说： “我从小就喜欢文艺， 爱看京剧， 爱
看话剧， 特别喜欢看武打戏， 像 《金钱豹》、 《杨家
将》 等， 至今印象最深。 不上学时下河摸鱼， 上学就
参加学校里的演出， （艺术） 主要是受老师的影响。
我们那儿虽然是有名的穷县， 但当时安徽宿县有着良
好的戏剧传统。 很多小学、 中学老师都喜欢演戏， 也
常组织学生们排一些小戏片断、 双簧、 独幕剧。 学生
们自然也被熏出了些许艺术细胞。”

杨在葆就是从小学开始自己的 “表演” 生涯的。

因为他生得眉清目秀， 又聪明伶俐， 理所当然是正面
人物和主角的人选 。 所以从一开始杨在葆就演解放
军， 演 “好人”。 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开端注定了他一
生的艺术追求。

然而， 再坚强的性格也换不回柴米油盐。 1955年，
杨在葆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 （后来又改为上
海戏剧专科学校， 今为上海戏剧学院）。 这种正规的
艺术专业教育对于杨在葆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改变命
运的机会。

可是， 艰难的家境让他的学费成为一道难以逾越
的屏障。 他曾多次想辍学。 “读了一年书以后， 我看
到我母亲和大姐的生活压力非常大 ， 大姐还要养
育几个孩子， 就觉得自己这个堂堂的大男子汉英雄无
用武之地， 很是伤感， 就向学校提出要退学去找份工
作， 一边养家一边从事艺术创作。 老师们坚决地不同
意 ， 就给我大姐写信 ， 说你弟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
人， 怎么能退学呢？ 大姐马上给学校老师回信， 表示
坚决不能退学 。 老师也百般地劝我千万不要放弃
……”

为了这笔 “巨款”， 杨在葆的大姐做出了很大的
“牺牲”。 她偷偷背着家里人， 把她所有的能卖钱的东
西都卖掉了， 其中还有她出嫁时候一件最好的丝绸衣
服…… “我还有两个拜把兄弟， 他们也极力资助我。
而母亲则终日劳累， 去干一些手工私活， 如搓麻绳、
纳鞋底， 换钱为他交学费……” 学校的老师也想尽办
法， 给他多争取到了两元钱的特困生补助费。 这些往
事依然让他心存感激之情。 他也非常刻苦， 终于学有
所成。

“那个时候， 我和同学们其实都很艰难， 但大家
在一起谈艺术， 谈创作从来不觉得苦， 感觉很快乐，
大家穿得都很朴素， 没有皮带就弄一条麻绳……” 回
忆起如烟往事， 杨在葆有太多的感谢和感激。 硬汉并
非无泪， 只是刻骨铭心的柔肠往往被深深埋藏在情感
最深处。 他说： “现在我大姐都80多岁了， 她为人一
直很好……” 尤其母亲对他的爱更是让他刻骨铭心。
母亲离开人世后， 杨在葆在母亲的坟墓上刻上了这样
的碑文： “历经千辛万苦不曾弯腰低头。”

正是那些感激， 让杨在葆从来不觉得生活艰辛。
当一个男人能在苦中感受到甜、 乐和满足的时候， 他
一定对生活充满激情。 杨在葆说： “自己总有一个奔
头干点什么事情， 是那样的一种思想。” 男人不能吃
白饭 ， 这是责任 。 男人要给自己坚持的事业一个交
待， 这也是责任！

全新诠释朴实的中国式将军
展现罗霄敢作敢为、 刚毅不拔个性

“那年夏天 ， 当我知道王炎导演决定由我扮演
《从奴隶到将军》 中的主要角色罗霄将军时， 心里既
高兴又不安。 我为能够有幸扮演这样一个可敬的共产
主义战士而欣喜， 然而内心总不免有些紧张。 过去，
我虽然拍摄过几部影片， 但所扮演的角色， 与罗霄大
不相同。 比如， 我在影片 《红日》 中扮演的连长石东
根， 是个性格粗犷， 为人耿直、 憨厚， 但又简单粗暴
的人 。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他那样出生入死的战争生
活， 但这个角色在影片中的行为和思想还是比较好把
握的。 而这次要创造罗霄将军的形象， 无论从人物不
寻常的经历还是从他所跨越的年代幅度来看， 都是十
分复杂的。 能否把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将军的一生完美
地展现在银幕上， 自己是毫无把握的。

“一天下午， 王炎导演约我去谈谈角色。 我毫无
保留地向他谈了我的顾虑 。 最后我说 ， 我只能演肖
罗 ， 而不能演罗霄 。 因为肖罗是副连长 、 代理副团
长， 而罗霄是我军的将军。 将军要有风度， 有气派，
而我本人普通、 平凡， 缺乏大将的风度。 王导演笑着
说， 在生活中有许多将军， 各有特点， 但他们都是活
生生的人， 而不是概念化的将军。 朱老总曾说过， 要
做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 我要求你将来就塑造个朴
朴实实、 自自然然的罗霄。 他表里一致， 淳朴踏实，
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 王导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
思想的铁锁 ， 使我豁然开朗 。 但是 ， 虽然我对 ‘将
军’ 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 却还未能立即运用到创作
中去。 所以在第一次试片时， 遭到了失败。 当时试拍
的是罗霄任滇军副连长时的一场戏。 我本来认为演这
场戏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天我穿上了滇军军官服， 蹬
上马靴 ， 挎上武装带 ， 对着镜子一照 ， 嘿 ！ 真
‘帅’， 显得英俊、 洒脱、 神气。 虽然我分析过罗霄的
出身 、 经历 ， 但又觉得 ， 他在旧军队里已经混了十
年， 不再是当年山沟里的奴隶娃子了， 如今又当上了
小军官， 有几分春风得意， 也是合情合理的。 看过试
片之后， 王导演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说看上去满有军
人气概， 也很神气。 可导演说， 这不是罗霄， 倒像个
豪门出身的士官生。 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次试片， 这
便引起了我的思考： 罗霄是个从奴隶出身的小马夫，
逐步提升上来的副连长， 我就是按这个设想来演的，
怎么却演来像个豪门出身的士官生了呢？ 也许是我没

抓到奴隶的特征， 或还不够粗犷？ 于是， 我拼命回忆
自己在生活中， 或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过的奴隶形象，
想抓些外部特征的东西， 但却无济于事。 这真使我痛
苦极了。 我觉得论演员素质和体现能力， 我还是可以
的， 为什么老是摸不到人物呢？ 在那些日子里， 导演
一直耐心地给我谈戏、 排戏。 他花费的精力大大超过
了我 。 这段工作虽然是痛苦的 ， 但在痛苦中我明确
了， 作为一个演员， 千万不可因多拍了几部戏， 自认
为有经验， 有点体现能力， 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对
新角色掉以轻心， 把经验当做了套子、 模式， 来捆住
自己的手脚。 对演员来说， 每扮演一个角色， 都要勇
于付出艰苦的劳动 ， 重新做起 ， 绝不可凭着所谓老
‘经验’ 去装配角色。 那样， 人物就只能有个外壳而
不会有灵魂。 这个教训， 促使我进一步去研究、 揣摩
罗霄的内心世界。 因为他在别人的眼里还是个卑贱的
奴隶， 并没有摆脱奴隶的命运。 因此他在精神上仍然
应当是郁闷、 压抑的， 哪会有春风得意之感呢？ 为了
对罗霄有个全面的理解、 认识， 根据导演的要求， 我
和剧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在上海访问了旧军官， 又到南
昌 、 瑞金 、 兴国等革命老根据地去访问当年的老红
军 。 这些访问 ， 不仅帮助我对罗霄有了进一步的理
解， 更重要的是使我具体感受到了人物在各个时期不
同的思想情感。 例如， ‘发饷银’ 一场， 我认识到，
在旧军队中组织士兵监饷团， 杜绝官长营私舞弊、 喝
兵血， 这是一种造反行为， 要担很大的风险。 这是展
现罗霄的品德和性格的一场戏。 罗霄的这一行为， 自
然不是沽名钓誉、 邀买人心， 但也不单是出于对士兵
的怜悯， 而是对反动军队的反抗和控诉。 所以在队前
的讲话， 我不是把他处理成站在士兵之上伸张正义，
慷慨陈词的形象， 而是让他道出一个饱经苦难、 备受
欺压的士兵的心声。 与其说是代理副团长的罗霄在对
士兵讲话， 还不如说是触景生情的小喽啰在对喝兵血
的长官们激动地诅咒 。 这样 ， 不仅展现了罗霄的纯
朴、 赤诚、 可亲可敬的品德， 更展现了他敢作敢为、
刚毅不拔的个性。”

“在 ‘智斗黄大阔’ 一场， 我也走过弯路。 这场
戏戏剧性很强， 我曾被人物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所诱
惑， 拼命强调所谓戏， 摆出了一副英雄架势， 剑拔弩
张地和参谋长黄大阔分庭抗礼 。 这样做好像戏很生
动， 但它破坏了真实性， 使人物的行为脱离了当时的
历史环境。 当时蒋介石自任总司令， 向苏区发动第三
次围剿， 为了清除异己， 派了大批AB团分子隐藏在军
队中， 做他的耳目。 不论军官士兵， 稍有懈怠， 就可

能被安上通共的罪名， 轻则问罪， 重则就地枪决。 当
时罗霄虽然已和苏区接上了头， 即将率部起义， 但此
刻毕竟还身在虎穴。 如果像那样和参谋长对着干， 罗
霄就显得太愚蠢了。 因此必须表现他以守为攻， 有斗
争、 有节制， 这样才真实可信。”

“塑造人物， 还应把握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与其
他角色之间的关系。 这是个细致而微妙的工作。 把握
好了， 就能使人物间情感的交流生动、 诱人， 否则就
会干巴巴， 削弱形象感人的力量。 我在 ‘残垣后’ 一
场中曾作了尝试 。 这场戏写的是罗霄被撤职当了马
夫， 在长征途中宿营时的心情。 克制住长途行军的疲
劳和满身的伤痛， 罗霄一个人深夜在灯下剁马草。 他
思绪万千， 战事的失利， 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红军的
重大损伤， 错误路线的猖獗……这一切沉重地压在他
的心上， 使他透不过气来。 当他放下柴刀把手伸向伤
处忍痛将衣服撕开时， 忽然， 一双手按住他的手， 他
回头看， 原来是自己的妻子索玛。 只见她两眼充满血
丝， 神态疲惫、 憔悴。 罗霄没有感到意外， 只是慢慢
将脸转向一边。 这样处理， 是因为罗霄用不着再细观
察， 就知道了妻子的心情。 这儿我没重描， 似乎轻描
淡写， 但恰恰体现了他们这种患难夫妻的关系。 当索
玛解开药袋， 拿出一小包盐准备为罗霄洗伤时， 她耳
边传来了儿子的声音 ， ‘妈妈 ， 爸爸犯错误了吗 ？’
索玛抬头望着丈夫， 罗霄也默默地望着她。 这儿， 导
演把剧本中的一些台词删掉了。 因为我们认为， 这里
不用语言， 不用更多的面部表情， 反而更能表达出他
们的内心痛苦和患难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的感情……”

他饰演 《血， 总是热的》 里的罗心刚
那段“言辞过激” 台词， 念叨几百遍

“……有人说， 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
器， 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 咬死了， 可只要用我们的
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滥了， 不时髦了， 没人要
听了， 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1983年， 一部
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芒的电影 《血， 总是热的》 让无数
国人流下了眼泪。 到底是怎么样的热血能让人如此感
动呢？ 当杨在葆再次朗读起该影片结尾时这段台词，
他的激情依旧澎湃。

杨在葆说， 罗心刚这个角色差点与他擦身而过。
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改革初期， 一些港台地区拍摄的
影片正进入中国内地， 冲击着电影市场。 当时他正在
拍 《上海屋檐下》。 “有一天， 我就随便翻到了 《血》

那个剧本， 一翻就翻到后面有一大段讲话台词。 我当
时看到这段台词就非常激动， 为什么呢？ 像我们这个
年龄段的人都有一种忧患意识， 这些话不正是平时我
们自己要说的话吗？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描写普通工厂
生活的一个剧本里有这么一段台词时， 我热血沸腾。
我很激动地告诉我的场记导演， 我说我要去演这个角
色。 导演感觉很惊讶， 说这个片子你也接？ 这个戏写
个破工厂， 要景没景， 要美人没美人……我说我接。
拍了有没有人看我不管， 我很想说剧本里的台词， 那
是我一直想说的话。 好作品都是有感而发。” 杨在葆
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内心里潜藏着了一股巨大
的急流———一股随时可为理想出生入死的豪迈急流。

女导演季文彦独具慧眼打造出了两代硬汉 （另一
位硬汉指刘信义， 在该戏中演了一个设计师）！ 为了
演好这个角色， 杨在葆几次下工厂体验生活。 在拍摄
当中， 他也曾因为角色的塑造与导演有过几次 “小摩
擦”。 “有一次开群众大会， 群众都到场了， 罗心刚
去参加开会， 因为心情不太好， 路上竟把脚崴了， 上
楼一瘸一瘸。 当时我感觉这样处理有点别扭， 就说 ，
导演别这样。 这个人怎么能用 ‘苦肉计’ 呢？ 多可怜
呀， 还显得人窝囊。 导演说不能改。 但导演有导演的
想法 ， 她想用这个细节来加重对观众心理的沉重压
力。 她坚持着。 后来我还是服从了导演。 现在我感觉
到我当时没有理解导演的这个用意。” 很多生活的细
节让杨在葆的表演有声有色， 对 “铁汉柔情” 有了一
种全新的诠释。 “能如此依据人物心理性格及所处的
环境、 时代背景， 把人物那种大刀阔斧、 处乱不惊的
气度因此表现得恰到好处， 受到了专家以及普通观众
的一致好评， 为当时的银幕留下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
形象”。 这部电影使他获得了第4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奖和第7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他入狱， 前妻鼓励他坚强活着
前妻生病， 他为她梳头发

《血 ， 总是热的 》 在北京放映后引起轰动之时 ，
杨在葆人却在上海尚不知情。 原来， 在拍摄 《血》 期
间， 久病缠身的前妻因尿毒症住院了， 当时他在医院
正寸步不离地照料着前妻。

那些日子里， 他隐约地感觉到人生里有某种劫难
即将来临 。 生命中似乎有一种巨大的悲哀在折磨着
他。 在医院里， 他悉心照料着患病的前妻， 无心探听
外面的世界， 直到一位北京的记者找到他说 《血， 总
是热的》 已经誉满京华， 他才知道这个消息。 在当年
的 《大众电影》 杂志举办的观众评选中， 他还位列第
一。 但此时的他心情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

杨在葆的第一个妻子是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的。 她的姐姐和杨在葆的大姐是闺中好友。 杨在葆因
为 “反革命” 的罪名被捕入狱的四年三个月零14天中，
是前妻给予了杨在葆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那是一段怎样的非人生活啊。 杨在葆谈起1971年
以后的那长达四年之久的牢狱生活 ， 总是心存内
疚———对不起母亲和前妻以及孩子们 。 杨在葆入狱
后， 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 就落在他的前妻瘦小的肩
膀上。 她身体不好， 贫血， 肝肾也不好， 常走在路上
就晕倒了 ， 由路人抬回家来 。 两个孩子也跟着遭了
殃， 他们到了入学年龄， 因为父亲的身份没有学校敢
收留他们， 只好跟着姥姥远走他乡到南京去上学……

杨在葆在狱中的时候， 他的前妻曾经借着探监的
机会给丈夫送去了一个棉坎肩， 他穿了将近一年了，
杨在葆才发现里面有一个布条， 上面写着字： “想想
肖季野 （音） 和奶奶的对话， 望坚强保重、 乐观， 总
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很多同志都关心你， 事情可能是
复杂的， 总之相信党， 既来之则安之， 勿念。” 他顿
感温暖 。 其实， 这次经历让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
思考。 他还写下了如此撼人心魄的诗歌———“伤不愈，
痕难收……常起无名愁， 半生坎坷流年度， 望尽人间
天涯路 。 依稀少年愁 ， 恶风苦雨摧不休 ， 老子大丈
夫。 笑对苍天未低头， 生死寻常事， 曲曲一小由。”

（下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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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从小学开始自己的“表演” 生涯的。 上大学的学费来自大家资助。
■他在 《从奴隶到将军》 里演的罗霄， 全新诠释朴实的中国式将军 。
■他在 《血， 总是热的》 里演罗心刚， 那段“言辞过激” 的台词， 念叨几百遍。
■他入狱， 前妻鼓励他坚强活着。 前妻生病， 他为她梳头发。
■现妻照料他前妻母亲。 他用粉红色餐巾纸给现妻写情书。

一身傲骨写人生 □特约撰稿 彭立昭

银幕硬汉杨在葆

这些剧照都是杨在葆参加演出的影视剧


